
  

 孔子与儒学 > 儒学通论

儒家易及其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(李书有) 

(2005-7-18 8:55:38)

作者：李书有     

  在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里有关占筮记载的列证中，开始出现了以德释卦的例证。 

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：“穆姜薨于东宫。始往而筮之，遇《艮》之八。史曰：‘是谓《艮》之《随》。随其出也。

君必速出。’姜曰：‘亡：是于《周易》曰：《随》，元亨，利贞。无咎。元，体之长也；亨，嘉之会也；利，义之

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。体仁足以长人，嘉德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是以干事，然故不可诬也。是以虽随无

咎。今我妇人而与于乱，固在下位而有不仁，不可谓元；不靖国家，不可谓亨；作而害身，不可谓利；弃位而姣，不

可谓贞。有四德者，随而无咎；我皆无之，岂随也哉？我则取恶，能无咎乎！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”这则事例是

说：鲁国成公之母姜穆与叔孙侨私通，欲废除成公，阴谋败露，被囚于东宫。开始押往东宫时，穆姜曾让人占筮。结

果得的是《艮》卦，初、四、五、上爻皆为变爻，其变卦为《随》卦，解卦者对姜穆说：“随，其出也。”叫她赶快

从东宫逃出。然而穆姜却对《随》卦的卦辞：“元亨利贞，无咎。”以“四德”解释，而对比自身的德行，皆与“四

德”相违背。她很明智地指出：筮得此卦，“有四德者，随而无咎”，而如今“我皆无之，岂随也哉？”她已觉悟到

罪责难逃，“我则取恶，能无咎乎！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”而不逃离，最后，“薨于东宫”。 

  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有二十二处关于《周易》的记载，其中有十五处是以《周易》作占筮之用，有六处不是用以

占筮，而用以作论证的依据。 

  如《左传·昭公三十三年》：“赵简子问于史墨曰：‘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，诸侯与之，君死于外，而莫之罪

也。’对曰：‘物生有两，有三，有五，有陪贰。故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，体有左右，各有配耦。王有公，诸侯有

卿，皆有贰也。天生季氏，以贰鲁侯，为日久矣。民之服焉，不亦宜乎！鲁君世从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，民忘君矣。

虽死于外，其谁矜之？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，自古以然。故《诗》曰：离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三后之姓，于今为

庶，主所知也，在《易》卦，雷乘乾曰《大壮》，天之道也。”这是说：赵简子对鲁国执政大夫季氏将鲁国国君赶出

鲁国而民众却顺从，各国诸侯也予以认可，鲁君死于国外，也没有人兴师问罪，感到疑惑不解而向史墨发问，史墨在

回答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：“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”，并引用《诗经》和《易》作论证。其中《易》卦的震

为雷，乘于乾天之上为《大壮》卦，认为这是“天之道”。以说明季氏代鲁君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变化。这里不是用

《易》作占筮，而与《诗经》一样，是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。 

  从以上两个例证说明，处于春秋社会与思想文化大变革时代，人们对待《易经》也开始发生了变化，在用《易》

进行占筮中，出现了以德释卦，说明人之吉凶祸福不是听命于占筮，而是在于自身的德行。而且还出现了不用《易》

进行占筮，而以《易经》为经典，作为理论论证的依据。这说明《易》在春秋时代，又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

  应该指出，春秋时代《易》之变化尚属于个别事例，尚未出现专门解《易》的思想家，也没有专题解《易》的论

著。 

  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孔子方才自觉地、明确地提出以德释《易》的主张。这是在孔子与其弟子关于《易》的对

话中提出的。 

  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《周易》中，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赣关于研《易》的对话。帛书《周

易》出土，因年代久远，多有文字脱落而空缺，加之所据抄本与今通行本《周易》多有异体字，比较难以解读。限于

篇幅，这里不作全文对照解读，而只摘录可以确解的部分，并以现在通行的文字（帛书上有些古体字，直接加以转

换）加以解析。 

  帛书《周易》的《要》篇第三章中记载：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。”这种喜好《易》的执着

精神，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载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……读《易》，纬编三绝”。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孔子对

《易》的这种执着，与此前孔子以道德教育学生的做法大相迳庭，因而引起弟子的疑惑。跟随他的弟子子赣提出疑

问：“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：‘德行亡者，神灵之趋；知谋远者，卜筮之蘩。’赐以此为然矣。以此言取之，赐缗行



之为也。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？”子赣疑问的意思是：老师以往教育我们弟子时说：德行丧失的人，则趋向求助神

灵；智谋远离的人，则求之占筮。我以为你说的这些是很对的，并以这些教导为行为准则。老师您为何老年却喜爱其

《周易》呢？孔子在回答中指出：“予非安其用也”。“予乐其知之。”表明他喜爱《周易》，并非喜爱《周易》占

筮之用，而是喜爱《周易》的智慧。当子赣问孔子：“夫子亦信其筮乎？”孔子的回答是：“吾百占而七十当”。这

表明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占，只是他不专门从事占，因而占筮的准确率还不够高，只能达到百分之七十的命中率。据后

人编写的《孔子家语》中也有孔子自筮的例证，但孔子研《易》的重点不在于占筮，而是《易》中的德义。他说：

“我观其德义耳也。”孔子指出不只是子赣对他喜爱《周易》有所疑惑，后世之人疑惑他的，或者也可能是《周易》

吧？“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《易》乎？”他再次明确指出：“吾求其德而已，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”这说明

孔子与史巫都在研究、应用《周易》，但归宿不同，即目的不同。孔子不同于史巫通过占筮以预测吉凶祸福，而是揭

示《周易》中的德义，启迪人的智慧，培育人的德行。他接着指出：“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义焉求

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？”这是说：有道德的人以自己的道德品行而求福报，因此祭祀求神保祐的人就

比较少了；以自己的仁义道德而求吉祥，因此通过占筮推测吉凶福福的人就稀少了。祝巫的卜筮活动不是就降为次要

的了。 

从这段对话中，表明了孔子的易学观点和研《易》原则。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，完成了以德释《易》的论著集

《易传》，改变了《易》的性质，使之由占筮之《易》，上升为道德哲学之《易》，这是易学发展的根本性变化。因

此，儒家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有主导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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